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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5日，施煜程由浙江舟山到北京。他走在
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中，只觉得“校园生活特别亲
切，总算是有书念了”。

自去年从美国高中毕业，并于同年 4月中旬回
到国内，施煜程已近 1年未踏入校园。如果没有疫
情，他本应于去年 9月进入美国威廉玛丽学院读环
境科学专业。但疫情之下，一切都变得不确定，

“有书念”也变成极其不易的一件事。

疫情之下的“云留学”

考虑到疫情、入境政策等因素，施煜程最终选
择在国内家中上网课。从2020年8月19日正式开课
到 10 月 24 日最后一节课结束，大一秋季学期两个
多月的时间，他选了4门课，共修14个学分。

学校要求大一新生必须选一门研讨课，但大多
数研讨课都安排在北京时间凌晨两三点，只有历史
与艺术这门课的时间相对合适——晚 9点半到晚 11
点。考虑到时差因素，他便选了该课。让他最头疼
的是中阶心理学这门课，不仅上课时间晚——从凌
晨两点到 4点，而且只能上直播。“确实非常辛苦，
再来一个学期恐怕也扛不住了，但确实是我喜欢的
课。”施煜程说。

每到上心理学课时，半夜困倦、课程进度快、
涉及到的知识量大等都让施煜程跟上老师的节奏有
些吃力，他的折中办法是一边听老师讲解，一边在
课上完成心理学课要求的实验，下课之后再消化复
习课上内容。

回想已经结束的秋季学期，施煜程感觉“十分
辛苦”。“虽然学校也考虑到国际学生的时差问
题，课程有面授、混合授课、直播、录播 4 种类
型，但录播课的种类较少，必修的小班研讨课多数
安排在北京时间半夜，所以不得不倒着时差熬夜上
课，周一到周五，几乎每天都要熬到半夜 4 点。”
施煜程说。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和施煜程一样，在家中
上网课成了不少中国学子的选择。

就读于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传媒学院的汪德
嘉也是其中一员。疫情一来，奥克兰理工大学及时
开设了很多专业的网课，其中就有传媒课程，但得
知该消息的汪德嘉有点担心。在他看来，传媒专业
网课的开设需要庞大的配套软件来支撑，如果配套
软件跟不上，课程效果也会打折扣。最终，学校的
一封信打消了他的顾虑——传媒学院的教师组不仅
有条不紊地把学生分成 3 到 5 人的小组，而且还精
心准备了学习中需要用到的所有软件套件，并且都
可以免费使用。“这让我毫不犹豫地加入了线上学
习的大军。”汪德嘉说，“虽然这是我的第一次线上
学习体验，但我通过线上学习，不仅压缩了学习时
间成本，也学会了自己规划学习时间。”

就读于英国阿伯丁罗伯特戈登大学国际酒店管
理专业的大二学生周语嫣也选择在中国上网课。由
于时差原因，她上网课的时间主要集中在周一至周
五的17点至24点，每个小学期会有3门到5门必修
课。“整体来说，课程安排和进度都能接受。”周语
嫣说。

线上线下相结合

除了在家里上网课，也有中国学子选择在所就
读院校的国内合作院校上课。据日前发布的由全球
化智库与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共同编著的《中

国留学发展报告 （2020～2021）》 蓝皮书显示，中
外合作办学的实体机构以及具有良好合作关系的中
外合作办学项目的中方院校，正成为本应在海外合
作院校学习的中国学生开展线上和线下学习的重要
载体，“在地留学”成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出国留
学新的替代选择，比如纽约大学的3000名中国留学
生可以在上海纽约大学开展学习。

受有些美国院校允许学生选择在其中国合作
院校上课的启发，施煜程和同学去信校方，争取
到了 2021 年春季学期在威廉玛丽学院合作院校北
京师范大学上线下课的机会。“我现在所选的课程
中，有 3门课是威廉玛丽学院的网课，包括环境科
学专业相关的研究课、心理学课等；有 4 门课是
北京师范大学的线下课，包括电影赏析、西方政
治思想史等。”关于课程的跨度较大这一现象，
施煜程认为，在国内就是要学“在国外学不到的
课程”。

就读于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干依怡于今年 3月
初入学，选择在奥克兰大学的合作院校西南大学上
网课。“当时之所以选择线下环境，是为了有一个
良好的学习氛围。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
的。”干依怡认为，比起在新西兰本地上学，远距
离网课更考验学生的自觉性。她看到的是周围同学
都很努力，大家会把学习放在首位。在她看来，学
习的知识并没变化，只是获取方式有所不同，“在
疫情这个大背景下，我们能做的就是转换心态，更
自主地去学习”。

让干依怡觉得欣慰的是，西南大学为学生提供
了 24小时开放的自习教室，“适合赶时间点交作业
的同学”，如果哪位同学有特殊学习需求，也可以
提前预约单独使用自习教室。“值得一提的是，线
下环境让学生即使线上学习也不孤单，不仅可以享
受和同学在一起学习的日子，甚至还能交到志同道
合的朋友。”干依怡说。

“在地留学”成替代选择

疫情之下，“云留学”成为中国学子继续留学
之路的有效途径，但线上课程的一些劣势也客观存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几名留学生都期待着“早日返
回校园”。在他们看来，留学不仅仅是获取知识，
还包括跨文化感受、开阔视野等方面，这是线上教
学较难实现的。

在周语嫣看来，网课有可以回看录播等优势，
但老师和学生互动不便利、小组讨论时交流不畅
通，尤其是小组作业，由于时差和个人时间安排，
有时会出现成员缺席或是集体讨论时间点没法统一
等问题。“诸如此类的现象，增加了不必要的时间
消耗，降低了学习效率。”周语嫣说。

有一门课，周语嫣印象非常深。该课旨在培养
学生策划和筹备现场活动的能力，按原定教学目
标，小组会展示一个完整的线下活动过程，由于疫
情，只能变成线上活动。“课程非常有意思，但受
限于线上展现方式，要做出创意相对较难。”周语
嫣说。

疫情倒逼之下，国外不少院校出台措施，以保
证因疫情不能赴所就读院校学习的中国学子的学习
可以持续，这些措施也影响到了各国未来面向国际
学生的长远规划。

2020 年 12 月 17 日，由新西兰教育国际推广局
主办、英国北方大学联合会协办的“新西兰全球教
育衔接课程”启动仪式在京举行。据记者了解，此
次合作由英国北方大学联合会在中国的30多家学习
中心提供教学，具体而言，顺利在其中一所学习中
心通过为期 1年的本科预科课程、国际大一课程或
硕士预科课程的同学，除特别学科外，即可获得新
西兰大学的入学资格，并可以在合适时期前往新西
兰，继续其本科大一、大二或研究生一年级的留学
生涯。

新西兰教育部长克里斯·希普金斯说：“这一具
有灵活性的创新举措让世界各地的学生在如何以及
何时获得新西兰教育方面有了更多的选择。”

做出改变的不仅仅是新西兰，中国不少国外院
校开始在中国设立学习中心，旨在为中国学生提供
学习空间、学校服务和其他支持等。

这些新的政策，对留学领域有着怎样的长远影
响、是否会改变留学方式还属未知，但短期影响开
始显现已是事实。

我还记得到英国莫尔文中学
的第一个早上的情景：抬头看，
云朵正慵懒地挂在天空；低头
看，小猫跳跃时撞倒了牛奶；阳
光照在栏杆上，参差的光影铺在
大狗的半边脸颊。

感受着周围的一切，我正出
神，没注意前方。“你还好吗？”
磁性的声音在我的耳旁响起，惊
到了到学校报到的我。我为自己
的慌乱而感到尴尬，匆匆把手递

向和我打招呼的大叔，想显得落
落大方一些。

“这是你来到莫尔文中学的
第一个早上，你要留下来跟大家
一起吃饭吗？”穿着不甚整齐西
装的舍监大叔指着不远处的餐厅
问我。

转眼间，时光已过。青色的
风擦过绿草摇曳时的间隙，被泥
土的湿润携着，被雨滴裹着，环
绕着那双桔红色崭新的足球鞋弯
起的足弓。“好！”欢呼声从四面
八方传来，处于掌声中心的队长
朝我们笑了笑。

我看到初到学校时遇到的大
狗正趴在舍监大叔的脚下，震天
动地的欢呼声也不能让它动弹分
毫。而他的主人——我们的舍监
大叔，正一脸激动地高举双臂。
后来才知道，他怎么能不激动
呢，毕竟这可是一向垫底的宿舍
队伍的开门红。

“砰”一声，足球高速旋转
着与我擦肩而过。把它踢飞的同

学正在摸头，尴尬地冲我吐吐舌
头，那歉意仿佛一闪而过。我无
奈地低下头苦笑了几声，脑海中
闪现出我初到学校那天，看到他
在台球桌边声势浩大的击球姿
势，一副一击即中的样子。后来
我才发现，所有的球还在桌上。
站在他身旁的同学笑得直不起身
来，甚至一不小心撞在了球桌的
边角上。

当时的我和现在的我反应如
出一辙，都硬生生地克制住自己
想扶额的冲动，竭尽全力重新组
织面部表情。一位同学为了躲避
飞来的足球，往前走了几步，在
他指着踢飞的朋友大笑时，没能
控制住自己的身体，滑倒在地，
沾了一身泥。他试图爬起，却有
点力不从心。我苦笑着，把手伸
了过去。

就像初到那天，他把手伸向
我，问道：“你想要来一轮吗？
别害羞，你是新来的吗？”我当
时心里一阵慌张，不知道该怎么

回答。似乎瞧出了我的局促不
安，大家围了过来。阳光从落地
窗中照射过来，照在他们的鼻尖
上。微尘在阳光下缓慢漂浮，像
是舞蹈的精灵。一个喷嚏打破了
安静的局面，正当我想要做出反应
时，一双双温暖的臂膀搭上了我的
肩膀。“别担忧，你现在也是9号宿
舍的人了，我们不会吃了你……”
听到大家这一番话，我的心中暖
流涌动，他们有着不同的国籍，
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文化背景，
但大家的微笑是一样的。

我的思绪再一次被拉回到足
球场，我大声欢呼起来，鼓起
掌来。

（寄自英国）

谁都没有料到，因为一场疫情，全世界受到了
波及。原本应该享受着英国剑桥大学异彩纷呈的春
季学期的我们，却不得不以一种从未经历的方式学
习和生活。

去年 5月的政策分析训练是我们的学期重头戏，
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一个高强度高耗能的集训。集
训一共5天，前两天是委托客户，分别由世界银行代
表和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分享相关国家和政策背
景，之后我们以小组为单位，在两天两夜的时间内
选定一个政策领域中的问题，提出创新的解决方
案，为搭建数字政府建言献策，最后一天则是各组
做口头报告，展示成果。在两天内完成 15页的技术
性报告和陈述，只能是连轴转地朝九晚十。

虽然我从来没有进过咨询行业，想来这个节奏
怕是八九不离十。我并不想赘述小组合作的过程，
却很想记录在疫情之下的线上活动感悟。我参与过
数不清的小组合作，这次却是让我感受最特别的一
次。6位成员分别来自美国、英国、肯尼亚、乌克兰
等国，位于3个时区。成员们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不同的专业领域，但有着相同的目标——把这次任
务完成好。尽管最终报告和陈述并不计入课程总
分，但每一位成员的认真和勤恳让我又一次推翻了
一些留学的刻板印象，丰富了留学体验。

之前，我常听说和外国同学小组合作时，勤勤
恳恳的中国学子往往承担主要任务。但我并没有碰
上这样的情况，我所在小组中的每位成员都全力以
赴，为了整个小组最后的成果，为了得出科学严谨
的结论，小到任何一个出现在报告中的数据，都必
须明确它有可靠的来源。在合作过程中，我看到的
是每一位成员百分百的投入，他们的这份严谨和求
精也让我刮目相看。

高强度的运转下，每个人都筋疲力尽。上午 9
时，成员们从开始讨论、分配任务、独立学习、反
复讨论到再分工、独立完成，一般要持续到晚上 10
时。大家几乎没有时间吃饭，甚至于我的食品库存
都清空了，也挤不出一点儿时间去采购。可是，没
有一个人抱怨、偷懒，或是流露出一丝一毫的负面
情绪。每个成员都十分包容，带着善意和信任支持
彼此。有时候，效率比较高的队友还会主动承担额
外任务，为其他人减轻负担，而不在意自己的工作
量是否太大。小组合作中的完美沟通体现了平等和
尊重，我时不时天马行空的跑题点子，也能被大家
轻轻地拉回来。

我太久没有感受到这样的力量了。受疫情影
响，困守一隅的日子过得太久，我几乎忘记了自己
身处在这样一座学术圣殿，环绕在这样一群发光的
人身边，并有幸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去年对所有的毕业生而言都是艰难的，对于辞
职到剑桥留学的我而言，更是严重打击。当时的想
法是：错过了年度的牛剑赛艇对抗赛，错过了剑桥
的“五月舞会”，或许毕业典礼也遥遥无期，可是那
一周的政策分析训练于我而言，却像是一束光，照
亮了我的低迷生活。我在队友身上看到的敬业、专
业、认真、创新、包容、平等和团队精神，悄悄地
注入我的血管里。这是一种难以用文字来形容的感
动和感激——既有荣与焉，又自惭形秽。

对我来说，剑桥是一个缥缈的梦，自己则是带
着追梦的心来走这一遭。在梦中，人们用不同的方
式告诉我，这不只是一场体验，不只是追逐一个光
环，而是让我明白什么是学者风范，什么是大学和
学术精神。剑桥之所以为剑桥，并不是因为有那些
古老的建筑和传统，而是因为有着一代代学者风范
和学术精神的延续。

那一夜，我看见了剑桥。

“在地留学”也要学出好效果
本报记者 赵晓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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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剑桥大学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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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煜程带病上网课。

3 月中旬，施煜程到美国威廉玛丽学院
的合作院校北京师范大学开始线下课的学
习，回到了久违的校园生活。图为他所住的
宿舍。

汪德嘉正在上网课。

周语嫣正在上网课。


